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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忙乱了多日的长途汽车站，到了大年
二十九一下稀松散漫了。这时间回家的人，大都
是忽然想回家的人了。比如说我，本来打算过年
不回家了，之前跟父亲也通了电话，父亲说你们
就不要回来了，没病没灾的都好着呢，一来一去
的麻烦，搅销也大。父亲当然是在为我着想。我
刚刚买了房，贷款40万，父亲听到这个数字，半
天没有吱声。麻烦确实是麻烦，从省城回家，要
坐五六个小时班车才到镇上，离家还有40多里
山路，坐4个小时蹦蹦车才能到家，而蹦蹦车也
只有集上才有。父亲前面的话是铺垫，“搅销大”
才是重点。“搅销大”包括来回车费、给父母兄嫂
舅舅姑姨家的礼物和孩子们的压岁钱。这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我是家中惟一有正式工作的人，
而且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用家乡人的话说，是干
部，这身份那出手就不能小气。父亲为了省钱，
极尽抠门之能事，他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一日省
一把，三年买匹马”，但在这些事上却极力鼓动
我大方。回家过个年没有2000块出不来。我也不
打算回去，可随着年关一天天逼近，电视上有关
回家跟老人过年的温馨广告让我心里难安。老
婆看出来了，说回去吧。我有些犹豫，老婆说回
吧，钱只有花才会再来，一年里老人就盼望个过
年。我说花钱倒是不怕，咱喝一个月稀饭也能省
回来，就是大过年的把你丢下了，要不咱一起回
吧。她说她回娘家过年，爹妈就她一个女儿，也
挺孤单的。我亲了亲老婆就决定回家了。

毕竟“忽然”是不正常的，虽然车站没有了
往日的人头攒动，但“忽然”想回家的人还是不
少。能到我们镇上的班车只有一趟，上车一看，
还好，有两个空座位，一个穿羽绒服的大胖子旁
边有个空位置，但他几乎把两个座位都占了，包
还放在身边的座位上，而且在假寐。他的心思我
能理解，在还有空座位的情况下，上车的人一看
这架势，自然不会选胖子旁边的位置，如果再不
上来人，一人坐两个位置，自然宽敞舒服，毕竟
是要走几百公里的路程。另一排坐着一位女子，
我当然选择坐在她旁边。我走过去问这位置有
人吗？她摘下耳塞式耳机看着我，我又问这位置
有人吗？她冲我笑笑说没人。说着还往里靠靠。
我说谢谢。她又冲我笑笑。她长得端庄秀丽，瓜
子脸很干净，一笑两个浅浅的酒窝很迷人。

我说：“回家？”
她说：“回家，你也回家？”
我点点头说：“柳树峪。”
她说：“离我们村十几里地。”
我说：“你家是？”
她说：“黄花坪。”
我说：“咋也这时间才回？”
她停顿了一下，说：“没打算回，年近了，忽

然想回家了，你咋也这时间才回？”
我笑笑说：“和你一样，忽然想回家了。”
也是一个“忽然”想回家的人。我坐下后，她

又戴上耳机。原本想着和她一路上说说话，可是
她戴上了耳机，便不好叨扰了。我想她应该是大
学生吧，可能是带家教延误了回家的时间。我掏
出一本书，看了没几页，便睡去了。路是普通的
柏油路，年长日久，坑洼不平，几次被颠簸醒来，
看她还塞着耳塞，就复又睡去了。

车刹得有些猛，被晃醒的我抬眼看看，黄花
坪到了。窗外，黄风土雾的，风呜呜地啸叫着。又
是一个风天。到了冬季，我们这里刮风是经常性
的，天地之间充塞着灰黄色的尘雾，太阳模糊成
了一团米糕，散射到大地上的光黏稠混浊，给人
黄昏迟暮的感觉，其实才下午1点多钟。

她说：“我下车了。”
我站起来说：“我也下车。”
她有些意外地说：“你也在这里下？”
我点点头。
本来我是打算坐到镇上，再找同学用摩托

车把我捎回去。可她要下车，我决定也在这里下
车。在这里下车，就意味着我要走 20 多里的山
路。我是个驴友，走路对我来说不是个啥事。

下车的就我们两个。离开了公路，便是石子
路了，石子硌得行李箱的两个小轮一蹦一跳，加
上给风一卷，几次翻倒。她就把包横过来提着
走。从这里到黄花坪有六七里路程，说远不远，
说近也不近。我说：“箱子我来提吧。”

她说：“你还有 20 里路程哩，你先走吧，我
能回去，别耽误得你走夜路。”

我说：“这才过晌午，离天黑还有四五个小
时，赶黑到家就行。”

她咬咬嘴唇说：“你还是赶路吧，我不远，几
里路。”

我说：“我就是赶路，也得从你们庄上经
过。”

她说：“那谢谢你。”
我笑笑说：“还生分，能相遇就是缘分。”
她笑笑说：“你的包我背着吧。”
我的包是双肩的，背着自然轻松了。也不

沉，没带多少东西给舅舅、姑妈诸亲戚，都打算
给点钱，买给他们礼物，他们舍不得吃喝，有些
东西都放坏了。我说：“没让家里人来接你？”

她说：“家里没有电话，再说也不远。”
箱子确实很沉。由此我判断她该是在外面

打工的，上大学的孩子一般没有这么沉的箱子，
因为他们还没有挣钱。

荒野空旷，看不到一个人影，连牛羊也不见
一只。腊月二十九了，昨日是镇上的年集（最后
一个集），人们的年货都已办齐，谁还会到这风
吹石头跑的旷野里来呢。风就像是大海的波浪，
一浪一浪的，每个风头打过来，就得背过身去，
等风头过去，继续上路。

行至一个壕湾，有几棵榆树，她停下脚步，
靠着一棵树说：“我不远了，翻过前面的山梁就
到，你赶路吧，我缓缓再走。”说着把包从肩上卸
下来递过来，“谢谢你。”

这道大梁叫燕麦岭，是因为山岭上遍生野
燕麦而得名。雨水广的年份，初秋时节野燕麦一
片银白，风掠过野燕麦，耳坠般的麦粒儿铃铛一
样悦耳。以前经常翻越，一上一下有三四里地，
这么沉的箱子，一个女子要带着翻越，那是很艰
难的，尽管天色尚早，挪她也能挪回家去，可是
这荒野，这风天，把她一个孤零零丢在这里，怎
么能做出来呢？我说：“我也缓缓，天还早哩，有
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来得及。”

她笑笑说：“你走吧，还有20里路要走。”
看她眼光有些飘忽，我忽然想到她是不是

要等什么人，就说：“你要等什么人吗？”她摇摇
头，我笑笑说：“真的？”

她也笑笑说：“你这人，我骗你干啥。”
壕湾不但不避风，反而成了风的通道，风从

山坡上扑下来，被两边的山梁一夹，越发凶猛，
虽然有树可依靠，但风从袖管、领口、裤腿直往
里灌，往骨缝儿里钻。

她咬咬嘴唇说：“你走吧，我、我天黑了才进
村哩。”

我有些敏感起来：“你把我看成坏人了？”
她嘻嘻一笑说：“你长得倒像个佛，慈眉善

目的。”
我说：“那你为啥天黑了才进村呢？”
话问出来我就后悔了，这话问得就像打探

人家的隐私一样，很有些不道德。她没有回答，
把头扭过去，向远方眺望。

我想到了逃婚，在我们这一带，这几年逃婚
的多了。家里做主，嫁得不称心，就逃，毕竟像她
这年纪的，大都在城里打工，见了世面，想法活
络了，不像她们的母亲那么认命了。据此我基本
上断定她可能遭遇了不幸的婚姻，那就更不能
把她一个人撂在这黄风土雾的荒野之中了。

我从树上扳下些枯枝，又在壕沟里搂了些
蒿柴。在避风的一截悬崖下架起了一堆火。火焰
升起来，我说：“要有洋芋烧着多好。”

她说：“你也爱吃烧洋芋？”
我说：“小时候经常烧着吃，到城里就没处

烧着吃了。”
她说：“我有火腿肠、面包，咱们烤着吃。”
我说：“我包里也有。”
于是我们就烧烤起来。面包和火腿肠经过

柴火烟熏火燎，别有风味。
我掏出一瓶酒来打开，递给她说：“喝两口

打打寒气。”她抿了一口，就专心专意烤着食物。
我侧眼打量着她，她遇了啥事，真是逃婚吗？我
想她肯定想问我的情况，可她不问我，那就意味
着也不愿我问她，我要问也是白问。

她说：“风越来越大了，你不赶路就得走夜
路了。”

我坚持说：“同行不舍伴，这么大的风，反正
我也得从你们村上经过。”

她说：“要不这样，风这么大，又是戗风，沙
子打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你到我家住上一晚，明
早赶回去，明天年三十，也不耽误过个囫囵年。”

我说：“也好。”
她就有些开心，抓过酒瓶喝了一大口，说：

“我家有自行车，骑上省力多了。”
我说：“好。”
火败落下去了，我去扳枯枝，她说：“不加柴

了，我们回吧。”
我说：“不急，天还早呢。”
她咬咬嘴唇说：“回！”
村庄依燕麦岭坐落，大约有四五十户人家。

虽然明天才是大年三十，但其实年已经来了。村
庄里炸起零星的年炮。进村并未见到狗，只有几
声狗的叫声，很零散，反而让村庄更寥落了。风
沙实在太大，天气也太寒冷，狗都钻进窝里不愿
扑出来。整个村庄只有风在啸叫。

一进院子，迎上了一个老汉说：“月梅，你咋
回来了？哎呀……”

抬眼看到我，老汉把袖在袖筒里的双手抽
出来，搓搓，谦和地笑着对我说：“这天冷得，快
进屋暖和。”又冲着屋里喊：“他妈，来人了。”

“回来也不赶早说一声，屋子都冷僵着哩，
先到东屋里坐，我去架火。”

我打量了一下，房子还是挺阔的，五间砖瓦
房，翘檐隆脊，屋脊上还有一对头对头的鸽子，
院子很宽敞，地也用红砖墁了。“妈，我回来了。”

月梅冲着屋里叫了一声。
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头来，说：“梅，快进来，

冷死了。”
进了屋，娘拉住女儿的手盯着端详，月梅在

娘的脸上拧了一下，说：“看啥看，你又不想我！”
娘哇一声就哭了，月梅说：“哎呀，不识耍

嘛，别哭噻，后面还有人呢。”娘这才放开女儿的
手，抹了两把眼泪说：“咋不早说嘛，妈鸡麻眼
了，没看清，这天雾罩罩的，快炕上坐，炕上暖
和。”说着又扯着月梅出去了：

“是对象？”
“……”
“不是对象？”
“……”
“你说呀。”
“嗯。”
“我的天神啊，你个瓜女子呀，把他带家来

做甚？”
“带回来让你们看看。”
“唉，我们两眼墨黑的能看个啥，你自己把

持就行了。”
“迟早不得见你们嘛。”是老汉的声音。
“你呀，给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们过好了就

行，就当我们死了，咋这么不醒事呢。”
“当你们死了，看说得轻巧，一句话就把命

要了，不说了，快做饭，过年家里准备啥了？”
“宰了两只鸡。”
“没打猪肉？”
“今年猪肉贵得，也不知道你们回来。”
“初一饺子也不吃了？”
“鸡肉也能包饺子，也好吃哩。”
“给你们的钱呢？就知道抠，就知道给你儿

子扒光阴，早知道我买点带回来。”
“他爹，你出去借上二斤肉，要不买上二斤

也行，三眼家昨天不宰猪了吗？”
“你们赶紧进去，把人晾在那里算甚？我这

就去。”
“爹，算了，大过年的借肉，给人家咋说？”
“有啥不好说的，谁家过年没借过肉？”
我忙从屋里出来说：“月梅，你还想吃肉，城

里才吃过，路上又吃了烧烤。”
月梅笑笑，说：“爹，别去了，你赶紧把那屋

烧热了。”
屋里很暖和，但有些暗。月梅说：“鸡麻眼了

还点这么暗的泡子，有没有大一点的？”
月梅娘边窸窸窣窣地翻找，边说：“眼睛不

清干，做不了针线，费那电做啥。”
月梅说：“电视还没买？”

“又看不懂，也收不了几个台，买那做啥，张
旺家买的电视，雪花大得都看不成。”

“哼，就知道给你儿子扒光阴吧。”
“你嫂子生个儿子，你知道不？”
“能不知道，满月我给打了1000哩。”
月梅娘摸索了半天，拿出一个灯泡，说：

“25W的。”
月梅说：“还有没有大点的？”

“还有个60W的，打算明晚才点呢。”
“拿出来，黑沉沉的着急人。”
换了 60W 的灯泡，屋子一下子亮堂了。这

是集吃住于一体的屋子，一切都很简约。当地架
着一个火炉，火炉上墩着个铝壶，扑哧扑哧的，
铝壶失去了本色，乌黑乌黑的。

月梅娘说：“快上炕坐，地上太冷。”
月梅说：“炕单黑洼洼的能坐人？”

“有新的呢，明儿才打算换呢。”
“啥都等过年，不过年就不过日子咧。”
我脱鞋就上炕，月梅一把扯住说：“等等。”

说着打开行李箱，掏出一个新炕单，铺在上面。
我笑笑说：“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炕上滚大

的。”
月梅说：“可现在不一样咧。”
铺好了炕，月梅说：“你洗个脸再上炕吧。”
月梅把一个脸盆洗了一遍，提起铝壶倒了

些热水，试试水温，从缸里舀了一瓢冷水掺上，
又从箱子里掏出自己的洗漱用品，拿出一条毛
巾说：“用我的毛巾吧。”

我洗过脸，上了炕。炕上真是热火。
月梅洗过脸，问我带水杯没？我说没有。她

从包里掏出一个不锈钢茶杯，用开水烫洗了，泡
了茶说：“这是我喝水的杯子，你喝吧。”

我说：“你看你。”
她嘻嘻一笑说：“你想吃点啥？”
月梅爸进来，满脸堆着笑，说：“那边屋子热

起来得一阵子，先在这屋里坐吧。”
他从箱里摸出一包烟放在我面前，月梅说：

“你那烟人家吃？”
老人憨厚地笑笑，我说：“吃，烟就是个冒烟

的东西。”
我递给老汉一根烟，老汉双手接了，又递回

来，挥挥烟锅说：“我吃这，劲大，过瘾。”
月梅说：“你吃吧，人家那烟你没吃过。”
我又递过去，忙给点上。
月梅娘开始做饭，我说：“婶子做碗面就

行。”
月梅娘说：“鸡煮好的，烩个汤，不麻烦。”
我对月梅说：“月梅，咱们在山背后吃了那

么多烧烤，你还吃得进去？”
月梅说：“你可别做假。”
我说：“到家了做啥假。”
月梅抿嘴一笑说：“他油水吃满腹着呢，就

做碗面，洋芋扁豆面。”
月梅给火炉下面塞了几个洋芋，我说：“其

实不吃饭，吃这东西就行。”
月梅爹说：“那咋行。”
月梅过去帮娘做饭，娘说：“你缓着，走了这

么远的路。”
还是把一只整鸡又炖了端上来。月梅一个

劲往我碗里夹鸡肉，我说：“月梅，不怕我吃出病
来？”

月梅说：“明天上路，消化了。”
月梅爹说：“明儿就走？”
月梅说：“他柳树峪有亲戚。”
洋芋扁豆面做得很地道，我吃了两碗，月梅

嘻嘻一笑说：“你还挺能吃的。”
月梅爹说：“这娃，说话没个分寸，再吃一

碗。”
我说：“好。”又吃了一碗。
吃过饭，我递根烟过去，月梅爹忙摆着手

说：“你吃你的，我吃我的。”
我说：“这烟不值钱。”
月梅嘻嘻一笑，拿起爹拿出来的烟说：“不

值钱，一根烟买这两盒。”
中间屋是两间屋，做了一个套门，里面摆着

张双人床。这屋收拾得整洁温馨，看得出是新
房，墙上挂着结婚照，贴着囍字，拉着彩带。

月梅说：“我哥装新的房子（洞房）。”
我说：“你哥你嫂过年没回来？”

“都在外面打工哩，结婚连一个月没到就出
去了。”

月梅爬上炕，把被子拉开往下扒被套，我

说：“你取被套做啥？”
月梅说：“换个新的。”
我说：“月梅，你再这么生分，就见外了。”
月梅说：“我带回来新的哩，换换吧。”
我说：“从小家里没多余的铺盖，弟兄三个

钻一个被窝，炕上没铺的，就是土炕。”
月梅说：“可你现在不一样了，大干部哪有

不讲究的。”
我说：“你咋知道我是大干部？”
月梅说：“做事看得出来，说话也听得出

来。”
换好了被套，月梅说：“床上铺了电褥子，一

阵儿就热了。”
月梅不时瞟一眼窗户，不时会咯咯地笑一

声。窗根下有声音，我知道两个老人就在窗外，
她是在制造一种气氛。我恍然明白我现在是他
们的女婿，他们正打量着他们未来的女婿。于
是，我顺着她的意思和她说起了城里生活。我们
的话语很默契，有些模糊，有些暧昧，有些兴奋，
有些开心。

月梅把手伸进被窝里摸摸说：“床热了，你
快上床吧。”又说，“房子没人住，一冬没烧，冷透
了，炉子还没烧红，人身上就像浇冷水哩，两床
被子都压上，别感冒了，大过年的。”

确实有些冷，我上了床，看书却看不进去。
忽然想到我现在是准女婿，第一次上门，咋能没
有表示呢。我就跳下床去，把给父亲准备的礼物
掏出来，还有一吊子“四川熏肉”和给娘买的几
包“和泰”饺子。娘去了一趟城里，我带着去“和
泰”吃了顿饺子，娘一直念叨，包了一辈子饺子，
还没吃过这么香的饺子。

到了门口，正要敲门，听到“呜呜呜，呜呜
呜……”的哽咽声：“你们哭啥，又不想我，呜呜
呜……”

“不想你，呜呜呜……你娃良心让狗吃了？
呜呜呜……”

“想我不让我回来？几年不让人家回来一
趟，呜呜呜……呜呜呜……”

“哭啥，哭啥，都好好的，没缺胳膊少腿的，
大过年的丧气不丧气！”

“呜呜呜，呜呜呜……”
“唉，不让你回来还不是为你好，你当是害

你哩，回来听他们嚼舌头，心不烦？”
“呜呜呜，呜呜呜……”
“悄点声，小心人家听到了。”
“别哭了，你听爹说。”
“你说你的，我哭我的。”
“你说你这事做得凶险不？柳树峪离咱这里

20里地，一步邻近的，事能不传到人家亲戚耳朵
里，这事还能囫囵？你咋能做这瓜事，做事就不
想个后果？”

“……”
“给你说往远里找，往跟咱这儿没一点瓜葛

的地方找，你咋就不听话呢？”
“……”
“他还不知道你是做啥的吧？”
“……”
“这事一点都不能成，好好的散了，听爹的

话。”
“……”
“听下了没？说话。”
“嗯。”
“他是干啥的？”
“嘻嘻，干部。”
“你这娃说话越来越没实话，都是城里的水

吃坏了，扯皮溜谎的。”
“哄你干啥？”
“真是干部？”
“对呀，省上的干部，比乡上的干部大几辈，

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干部吧，嘻嘻。”
“那这事就更不能成了……”
“爹，你看他人样吗？”
“吃饭时我揣摩端详了，人还能有啥说的，

实诚，又没架子，从吃饭上就能看出来。”
“他人可好了。”
“就是看上去年龄大点，不过年龄大点也

好，知道疼人。”
“说啥呢，就是年龄相当，这事也不能成，咱

这里人舌头长着哩，迟早会让人家知道的，男人
谁不忌讳那话，那就是一座山，没人能翻得过
去，回城里就散了去，别耽误人家，也别耽误自
己，听爹的话，爹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

“……”
“记下没？”
“嗯。”
“这么，明早他一走，你也走。”
“他走他的，我再住两天，我都 4 年没回来

了。”
“有啥住的，见一面也就行了。”
“我就在家里窝着不出门。”
“你咋这么犟，你三太爷蹬着门槛骂过几回

了，让他扫到眼里，不知咋说哩，受他那话？你听
了心里好受啊。”

“我们家的事跟他有啥相干，张家滩的镰刀
揽得宽，有本事日子过到人前头再跟人说长道
短，四个儿子光棍着一双半，还有脸东家进西家
出给人家说长道短？我看他就是看咱起了瓦房，
看我哥娶了媳妇妒嫉。”

“你看你这娃说的，咱张家户里人家主事
哩。”

“给他借钱的时候咋不说，不给他借钱了就
来嚼舌头？四爷的儿子还抢人杀人哩，枪毙了不
照样埋到祖坟里了，他咋屁都不放一个。”

“娃，这话咱们说不起，也不说，他想说让他
说去，说能把人说死，把日子说塌？争那个狠做
啥？惹下了就像抓了一把猫屎，甩都甩不掉。”

“越怂越上头，他就是村霸，要在城里国家
早把他收拾了，他就是欺软怕硬，你就是太软。
你甭理他，他能把人横吃竖咽了？”

“他一说人家就跟着说，我们也不怕听，病
病灾灾的能活几年，可你哥还要在村子上活人
哩。”

“我哥不是结婚就再没回来了吗？”
“就是怕听人说三道四，躲着不回来的，大

过年的人家都回家过年，两口子领个娃待在城
里，连个走的亲戚都没有，你说孤不孤？”

“那就永远不要回来了，回来做啥，这是啥
地方，还恋个啥？受他们那话？”

“啧啧啧，说得轻巧的，年轻着有力气能干
活，人家城里要哩，老了呢，力气出光了，城里能
养他们？咱村上多少人在城里打工，都多少年
了，在城里落下了几个？都飘着哩，要坐下，难着
哩，迟早得回来的。”

“听爹的话，嫁得远远的，越远越好，回家这
路你就当断了，你不闪面了，慢慢的他们就忘
了。”

“找了谁人家不上门了？莫不是一辈子你们
不见了？”

“就说我们死了，不在世了，家里没人了。”
“死了？一辈子不见了？呜呜呜……”
“咋是不见了，我看人家都拿手机发照片，

以后爹买个手机，来来回回发照片不就见着
了。”

“呜呜呜……”
“唉，都是爹害了你，不是那场病，你也走不

了这条路。”
“那你养我做啥？说那话做啥？”
“以后也别给家里再寄钱了，你哥女人也娶

了，家里也没啥事，攒点钱，把自己的日子打点
好。”

“我哥说想买个车跑运输……”
“你甭管他，给他娶了女人，咱们也把自己

的心尽到了，过瞎过好由他过去。”
“呜呜呜……”
“我这是月娃子吐痰老毛病了，那年没死

下，这一年两年死不了，你就是我和你妈的心
病，你把自己安顿好了，我们就没挂念了。”

没了声息。
我咳嗽了两声，敲了门，月梅说：“进来，进

来。”
我进了门，月梅嘻嘻一笑说：“睡不着吧，你

睡了一路，呼呼的，坐下说说话。”
我把东西放在箱盖上，月梅说：“你还客气

得不行了。”
按我们这儿的规矩，新女婿上门要给老人

点钱，我就一人给了200。他们坚决不收，脸都争
红了。

月梅说：“一个钢蹦儿都攥出水哩，给钱却
不要，让过30里铺没站口了，拿着吧。”

月梅爹说：“这娃说话越来越把不住沿了。”
我闻到洋芋的味儿，说：“洋芋该烧熟了吧，

别烧焦了。”
月梅说：“早熟了，想着你吃了两碗面，怕吃

不下去，我们吃了，又给你烧了几个。”
老汉把烧糊的洋芋用指甲抠得焦黄焦黄

的，才递给我，说：“干部呢，还稀罕吃个这。”
我连吃了三个洋芋，月梅爹很高兴，说：“是

个实在人。”
入夜，风停息了，世界安静得出奇。一路一

觉一觉地睡，一时睡不着，我趴在床上看书，他
们的说话声隔着墙传来，叽叽咕咕地听不清。4
年没见了，攒下的话他们一夜也说不完。

第二天早晨，肆虐的风还了一个朗朗晴空，
阳光明丽，村庄安详。

洗漱过后，饭已经熟了。又是一只整鸡。月
梅一个劲往我碗里夹鸡肉，并示意我放开吃。我
知道说啥都没用，埋头吃了起来。

吃过饭，月梅爹提出两瓶酒，说：“给亲戚带
上。”

我不要，月梅爹生气了，说：“你看你这娃，
过年哩就是个心意。”

月梅拉拉我的手，我只好接过来装进包里。
月梅推过来一辆自行车，说：“我送送你。”
我说：“不用送了。”
她忽然生气了，说：“为啥？我不信他们能把

我横吃了竖咽了。”
说罢推着自行车就出门了。
月梅一直把我送上了山梁，她捏着一卷钱

塞进我手里说：“谢谢你。”
我又把钱塞回她手里，说：“你这是干什么，

多大的事，给老人的。”
她又塞回来，我说：“你看你这人。”推着自

行车就要走，她趴在自行车把上哭起来，嗷嗷大
哭，说：“大哥，谢谢你，谢谢你。”

她告诉我她在城里打工，爹患了心肺病要
做4个支架，她就做了小姐。3年前，村上一个男
的找小姐碰上了她，村子上就传开了。她说：“村
子上是非着哩，看着家里又是娶媳妇，又是起瓦
屋，说啥话的都有，来借钱的借上了把你说成一
朵花，借不上的把你臭成一堆屎。”

“以后打算咋办？”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
么，也知道说啥都没用。

她抹去脸上的泪水，说：“能咋办？人眼前头
路黑着呢，走一步看一步。”

我告诉她我的手机号，说：“你等我，初三不
出门，初四我过来咱们一起走。”

她说：“我住不了那么长，最多过个初一，初
二我就走了。”

我说：“你住着，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她说：“可我爹娘和我哥还要在这里活人。”
我说：“那初二我过来咱们一起走。都给老

人说了，你一个人走了，老人会咋想？”
她扑上来搂着我说：“我等你。”抹着泪走

了。
爬上一道坡，在坡顶我掏烟时才发现她搂

我时把那卷钱又塞回我口袋里了，连我给老人
放下的礼物都算成钱了。

初二一早，我还没起床，收到月梅的信息：
大哥，你在家安心过年，我先走了。谢谢。后面有
一张笑脸图案。我忙打电话过去说总得有始有
终，让老人心里踏实，少点挂念，我父母这边都
说好了。月梅说明儿我姑、我姨家一家人过来拜
年呢。

是啊，在我们这里，初二是亲戚互相走动拜
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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